
当小说写到衮哇塘的时候，又讲
述了嘉措当年出走的潇洒姿态，嘉措
的抉择非同一般，面对失去的一切，他
不是争夺，不是复仇，而是决绝而潇洒
地离去。他的屡次出走，是为了寻找自
己的梦想，他要在另一个地方重建属
于自己的江湖。他做到了，他成了衮哇
塘的英雄，江湖中到处有着他的传说。
到了小说的末尾，嘉措又作为部落的
希望、拯救者而存在，伊扎部落和沃赛
部落在县府严总兵的攻击下被洗劫，
阿琼带着太阳石戒指寻找父亲嘉措。

“这枚黯淡了多年的太阳石戒指，忽然
慢慢地放射出逼人的光芒，它与阿琼
胸前的风马一样，周围散发着灼热的
火焰，那仿佛指着一个方向，火焰的方
向指向远方。”那就是衮哇塘的方向。
小说这一节的标题就叫“寻找香巴
拉”，作为整篇小说的结局，象征意味
明显，衮哇塘是公平、自由之所在，是
有别于伊扎的一个理想的境地。

此外，《月亮营地》中的章代公子
云丹嘉措也是一个浪游者。云丹嘉措
是章代头人的次子，因有哥哥桑科协

助父亲管理部落事务，他在年少时云
游各地，四海为家，整日流连于舞池酒
海，对父亲和哥哥的境况一无所知，对
部落的危机也毫无感觉。直到父亲病
逝，哥哥在战斗中被俘客死异乡，敌军
压境，整个部落危在旦夕，所有的责任
和义务都来到云丹嘉措的眼前，他成
了唯一能挽救章代的人，他迅速崛起，
成立自卫组织，到月亮营地寻求帮助，
成为部落的拯救者。

在诸多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一般
不会缺席，但大多数作品对英雄人物的

刻画主要注重的是其建功立业的丰功
伟绩，注重的是“史”的建构和开疆拓土
的格局，而少了他们作为“人”的烟火气
息和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梅卓历史
小说中的传奇英雄与浪游者形象有着
侠骨柔情，他们既是部落的开拓者、守
护者，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有着丰
富饱满的爱恨情仇、失落孤独、潇洒浪
漫，在历史严肃、冷峻、残酷的外壳下，
增添了诗意的温润与柔软。当然，这与
游牧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浪漫气质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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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林欣

在历史叙事与诗意抒情之间

民族的、地方

的历史具有永恒的文学魅

力，历史叙事是现代涉藏地

区汉语小说的重要题材。

青海藏族女作家梅卓的长

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

营地》《神授·魔岭记》等，

均是民族历史题材。《太阳

部落》讲述的是伊扎部落、

沃赛部落与当地县府势力

的恩怨；《月亮营地》主要

讲述月亮营地、章代部落等

与马家兵团的抗争；《神

授·魔岭记》讲述的则是格

萨尔王后裔东查仓部落神

授艺人阿旺罗罗的成长史

和格萨尔史诗藏民族记忆

的传承。与其他藏族作家

一样，梅卓的历史叙事并没

有规避民族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节点、重要事件、

重要场面和重要人物，但明

显不同的是，她在进行宏大

的历史叙事之外，更加注重

抒情表达，在历史叙事的主

线中时常缀串地方景观、民

族文化、人物心理、民间歌

谣等，用富于诗性特质的语

言呈现细节化的片段，有着

显著的抒情特征。从早期

创作到当下实践，梅卓形成

了一以贯之的美学风格，于

热烈奔放之中诗意流淌，可

称为民族历史叙事文学中

的“诗化小说”，这为现代

小说进行历史叙事提供了

别样的路径。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论梅卓长篇小说的美学风格（下）

梅卓的长篇历史小说对故事情节的
把握有独到之处，她并不急于讲述故事，
也不刻意制造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在
叙事的同时，荡开一笔，让情绪铺展，形
成张弛有度的节奏，这是一种诗意的蔓
延。她讲述的部落历史变迁过程，交织着
密集纠缠的爱情，其中人物多数是少男
少女；她以优美的笔调写出了他们青春
的快乐与感伤，写出了他们爱情不幸的
创伤经历，有着浓烈的悲剧意识。

在《太阳部落》中，青年男女爱情的
纠葛十分绵密，几乎每个人物都坠入了
难以挣脱的情网，显得深情绵邈。桑丹
卓玛与洛桑达吉幽会，在雨中，在隐秘
山洞激情缠绵，“洞外，是缠绵的雨，是
雨的私语，是抒情歌曲最后那声悠悠的
拖音”，“她是怎样出现的？婀娜的身上
系着飘逸的紫红腰带，长长的辫子，哀
伤的面孔，倔强美丽的眼睛，青春的芳
唇，她出现在明明的月光中，还是婆娑
的风里”，小说对他们的幽会有着大篇
幅抒情性描写。离别使得洛桑达吉在桑
丹卓玛的心中变得更加完美无缺，具有
某种超出常人的理想气质，成为一种精
神。当他们久别重逢，因为误听桑吉卓
玛与索白相好的传言，洛桑达吉赌气离
开。洛桑达吉病逝之后，桑丹卓玛把对
方送给她的镯子碾成粉末，随风撒进秋
天的玛冬玛河。这一段爱情，就是一首
缠绵悱恻、动人心魄的诗篇。

桑丹卓玛的女儿香萨与阿莽青梅
竹马，阿莽是香萨的崇拜者，他一直保
存着香萨的头发。后来阿莽被送进衮巴
寺做了小沙弥，重逢时，他们已经长成
少男少女，身着袈裟的阿莽想把自己心
爱的白马送给香萨，香萨羞答答地走开

了，阿莽痴痴相望，怅然若失，“一直看
着香萨走远，他望着她的背影，那纤细
的、散发着灿烂阳光的背影，此时此刻，
是那么让他留恋，他留恋她的芬芳气
息，还有她那轻烟似的脚步”。在朦胧情
感的驱使下，阿莽向父亲索白提出不可
思议的还俗的请求，竟然获得了许可。
但香萨的好友雪玛被才扎强暴，香萨误
以为是阿莽干的。阿莽前去求亲被拒，
香萨摔碎瓷瓶的声音扎在阿莽的心里，
无辜、失落、绝望的少年阿莽骑着白马
雪狮奔走在雨中，奔上山岗，跃下悬崖
而死。后来，香萨来到阿莽的坟前，割下
一把头发和一截小指埋在泥土里，以此
陪伴阿莽，然后进山密修。这里明显有
着汪曾祺《受戒》的味道，但其中的悲剧
氛围更加浓烈。

雪玛与夏仲益西也是青梅竹马的玩
伴，他们时常在蓝天、白云、阳光下嬉戏，
夏仲益西对雪玛十分倾慕。他在山坡上
吹着鹰骨笛，曲子名叫迎新娘，雪玛唱着
歌。他们手拉着手，并排躺在夜空下，讲
着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但夏仲益西的
母亲要他娶丹增才巴老爷的千金，雪玛
又遭遇才扎强暴，夏仲益西唯一的出路
就是出家。最后，雪玛疯了，“她那张姣好
的脸上早已沾满了一层层的污垢，嘴里
那两排曾经非常美丽的牙齿，现在遗失
得干干净净，她就那样张着黑洞洞的嘴
巴，朝着喇嘛们无声地笑着”。她把老喇
嘛当作英俊青年夏仲益西，千娇百媚地
唱着被当作禁忌的拉伊情歌。这又有着
《红楼梦》宝黛爱情的影子了。

此外，还有索白对桑丹卓玛的情
意，她是他渴望一生的女人；完德扎西
与妻子措毛最后的缠绵；千户夫人耶喜

曾经被埋葬的爱情，她把对理想情郎的
爱意投射到仆人完德扎西身上，完德扎
西死后，耶喜落水可以看作一次未完成
的殉情；阿琼与沃赛头人嘎嘎在赛马会
上一见钟情，但因为部落之间的恩怨，
母亲桑丹卓玛拒绝了嘎嘎的求婚，甚至
出现了抢婚情节等。可见《太阳部落》中
的爱情悲剧十分密集，它既是一部历史
小说，也是一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的爱情之书。

《月亮营地》也交织着爱情悲剧。
阿·格旺与尼罗的爱情就是典型。阿·格
旺入赘阿府，成为月亮营地的首富，痴
情的尼罗就像祥林嫂一样悔恨埋怨自
己命不好，不能给他一个姓氏和一个大
院。她不愿意原谅他，但他们又相互牵
挂。尼罗心中的阿·格旺永远年轻，骑着
白马像一阵旋风，她死后的灵魂寄托到
阿·格旺家的白尾牦牛身上；阿·格旺时
常在梦中回想他们曾经的岁月，他待在
牛棚里与白尾牦牛对话，反复倾诉、忏
悔，啃食手指，甚至不顾世俗的眼光，请
喇嘛为尼罗诵经。他们的爱情悲剧从青
春演绎到白头，让人叹惋。

甲桑与阿·吉相互钟情，阿·吉是
阿·格旺的继女，尼罗曾经去向阿·格旺
替甲桑求婚被拒，阿·吉被远嫁给有权
有势的章代部落头人的大少爷，做了章
代夫人，“甲桑从此不再关心自己的婚
事，一头扎进营地之外的荒山野林，把
所有的兴趣转移到打猎中去”，成了最
优秀的猎人。由于章代部落面临危机，
离别十年的阿·吉又回到月亮营地。甲
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报之以冷漠，
但他又时常深夜无眠。当阿·吉再次前
来请求甲桑营救儿子乔的时候，“漫长

的噩梦，经过时光淘洗的痛苦，就像一
颗在夜里带着闪亮尾巴的星星，倏忽滑
过甲桑的头顶”。甲桑营救乔凯旋，阿·
吉在帐篷守候，彼此钟情彼此等待的年
轻人紧紧相拥，爱情愈来愈美，愈来愈
真。但好景不长，最后甲桑战死沙场。一
段穿越时光的爱恋，被卷在部落历史的
滚滚烟尘之中。

在这条主线之中，作者还穿插了
阿·玛姜与甲桑的情感纠葛。阿·玛姜是
阿·吉的妹妹，因为甲桑从阿府牵走白
尾牦牛，又被一群蒙面人围困，他误以
为是阿·格旺在耍花招，对阿·格旺仇恨
到了极点，狂怒地冲进阿府，与阿·格
旺对峙，甲桑的腰刀击中了扑上前来
保护父亲的阿·玛姜，这时，阿·格旺道
出实情。原来阿·玛姜与甲桑是同父异
母的兄妹，他俩并不知情，并且阿·玛
姜正在暗恋着甲桑，她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死在心上人的刀下。这一段插
入的情节，增加了不可避免的伦理悲
剧，既有中国传统小说悲剧模式的痕
迹，也有西方文学中的悲剧之美，具有
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青春与爱情是
常写常新的主题。梅卓在历史叙事中融
入众多青春男女的爱情纠缠，以大幅描
写营造悲剧氛围，强化了作品的诗化美
学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长
时段的遮蔽与压抑，作家们纷纷聚焦作
为“人”的恋爱与情欲，一时涌现出大量
的作品，其中不乏低俗、粗糙的宣泄，而
同时代的梅卓用纯净的语言、优美的意
象，谱写了一曲曲青春与爱情的悲歌，
即便是对情欲的描写也是浪漫唯美的，
如同绸缎般丝滑而富有光泽。

青春与爱情的创伤：诗化的悲剧氛围

余论

梅卓长篇小说的诗化风格除了表现
在上述地理景观、人物形象、悲剧氛围等
层面之外，还体
现在多个方面，
比如对葬礼、婚
礼、祭祀等民族
文化习俗的呈
现，对辫套、唐
卡 、圆 光 镜 等
民族特色器物
的展示，索白、
章 子 文 、守 塔
者等人物内心
的 独 白 抒 情 ，
对情歌、民歌、
史诗等歌谣段
落 的 穿 插 引
用 ，以 及 众 多
穿 越 现 实 、梦
境、历史、神话
的如梦似幻的
片 段 描 绘 ，不
一 而 足 。总 的
来 说 ，梅 卓 擅
于 运 用“ 越 轨
的笔致”，通过
景观、人物、悲
剧 等 元 素 ，在
历史叙事中诗
意 抒 情 ，使 作
品在回肠荡气
中散发着诗性
气 质 ，大 气 而
隽永。

梅 卓 长 篇

小说的这种美学风格形成的原因主要有
几个方面。一是地方性。富有特色的“地

方”是作家作品风格形成的土壤，梅卓是
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青藏高原是她文

学的故乡。文学常常
得“江山之助”，青海
本身独特的地理环
境是梅卓书写的自
然原型，小说中的

“伊扎”“月亮营地”
“东查仓”等地理空
间均有着她原乡的
影子，天空、草原、山
峦、湖泊是构成这些
地理空间的重要元
素，这里是英雄的诞
生地，也是骑士的疆
场，因此就有了浪
漫、自由、奔放的人
物及其精神。二是民
族性。藏民族特色文
化是梅卓长篇小说
生成的重要基因，这
使得其作品展现出
独特的艺术魅力，在

“风景画”之外，呈现
出具有浓郁西部色
彩的“风俗画”“风情
画”，以及宗教的神
性色彩，比如天葬、
祭祀、赛马会
等。西部游牧
民族的流动性
也使得“流寓
色彩”成为西
部 文 学 的 一

个 重要美学特征，梅卓的长篇小说无疑
是其中的代表。三是女性。女性的细腻、
温柔、纯真，使得梅卓的长篇历史小说呈
现出诸多异于男性作家的历史小说的特
质。由女性特质延伸而来的孩童视角也
是一大特点，比如《太阳部落》中，以童年
香萨的眼光看待成人世界，看待父亲嘉
措，看待母亲与情人的约会；《月亮营地》
中着力刻画章代·乔的各种怪异言行及
其与甲桑的相处等；《神授·魔岭记》是作
者献给爱女的童书，主人公阿旺罗罗13
岁，他有一个神通广大的保护神兼同伴
的角色扎拉。孩童的叙述视角无疑增加
小说文本的诗化色彩。四是与梅卓多种
文体的尝试密切相关。除小说之外，梅
卓还写有大量的散文诗和散文，出版有
《梅卓散文诗选》等，其中不少篇目的风
格与小说中的描写类似，这就形成了小
说、诗歌、散文之间的文体渗透。一个作
家的风格是在不断的选择、锤炼与融合
中形成的。

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
诗化小说，大多数是一种宁静的牧歌情
调，如废名的《桥》、林海音的《城南旧
事》、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
等。相较而言，梅卓的长篇历史小说既走
出了女性作家容易流入的纤弱，也走出
了男性作家常有的刚硬，是婉约与豪放

的圆融，大气磅礴而又缠绵悱
恻，形成了在宏大历史叙事中
诗意抒情的美学风格，显示出
女性作家驾驭历史题材的独
特性，也为现代以来的诗化小
说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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